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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族是中国 30 余个跨境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15393 人（2010 年），其中新

疆有 8489 人，占 55.15%，内蒙古有 4673 人，占 30.36%。

内蒙古的俄罗斯族多为十月革命前后迁居至此的俄罗斯移民与

中国汉族结合的后代，以位于大兴安岭西北山麓的额尔古纳市为主

要聚居地。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之

长期与汉族通婚，和汉族交错居住，内蒙古俄罗斯族的母语——俄

语的使用呈明显衰退趋势。

一、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现状

调查显示，额尔古纳俄罗斯族使用的基本语言是汉语和俄语，

其中汉语普遍为俄罗斯族掌握，共同交际语和家庭用语均为汉语，

俄语因使用者年龄的差异，掌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但会读、写俄语

者甚少。

70 岁以上的老人一般能讲流利的俄语，其汉语一般是在十几

岁之后习得，因此很多人的俄语较汉语要熟练。这个年龄段的俄罗

斯族老人彼此交往时多使用俄语，但与家人或同村的年轻人交往时

则一律使用汉语。

四五十岁到六十多岁的中老年人群，大多在幼年跟父母或长辈

习得了俄语，加之那时周围人都讲俄语，只是后来由于“文革”的

影响，被迫脱离了俄语环境，所以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人仍可以讲少

量俄语。四五十岁的人多半能听懂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语，会说一

些日常用语或词语。个别六十开外的人，口语表达相对流利一些，

但较之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有明显退化。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与老

年人交往时，无论对方使用何种语言，他们通常都用汉语作答；与

年轻人及彼此之间交往时，只使用汉语。

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及儿童，掌握的语言基本上只有汉语一

种，为数不多的人可以听懂生活中常用的个别俄语单词。二十岁以

下的人，俄语水平较其父辈还要差。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相互之间及

与长辈之间交往时均使用汉语。

我们在俄罗斯族人口最密集的临江屯进行了“俄语掌握情况”

的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45 份，其中 70 岁以上 9 人，占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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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20%；60-69 岁 4 人，占 8.89%；40-59 岁 15 人，占 33.33%；

20-39 岁 11 人，占 24.44%；20 岁以下 6 人，占 13.33%。调查结果

见下表：

“俄语掌握情况”调查

年龄段

听说能力

20岁以下 20-39岁 40-59岁 60-69岁 70岁以上
6人 11人 15人 4人 9人

听 完全能听懂 0 0 1 3 8
大部分能听懂 0 2 6 0 1
听懂个别单词 3 8 7 1 0
完全听不懂 3 1 1 0 0

说 能流利表达 0 0 0 3 8
基本能表达 0 2 1 0 1
表达有困难 1 5 8 1 0
完全不会说 5 4 6 0 0

结果显示，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有 8 人能完全听懂和流利

表达，占总人数 90%；60-69 岁年龄段能完全听懂并流利表达的有

3 人，占 75%；40-59 岁年龄段完全能听懂的只有 1 人，占 6.67%；

其他年龄段能完全听懂和流利表达的人一个也没有。

这些数据表明，当地俄罗斯族的母语能力呈明显衰弱趋势，年

龄越轻，俄语掌握程度越差，使用人数越少，使用现状不容乐观。

二、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衰退成因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母语衰退并非短时间、单方面的原因所

致，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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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因素的影响

索绪尔说：“有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于许多语言事实有

无可估量的影响。”① 对额尔古纳的俄罗斯族来说，发生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两起大事件，对其语言的使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一是苏联侨民的回迁。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为战后重

建，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曾于 1947 年 8 月至翌年初从中国集

体遣返了一批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侨民。上世纪 50 年代中，在轰

轰烈烈的大垦荒运动中，劳动力问题再次成为困扰苏联政府的头等

大事。中苏两国政府经多次磋商，于 1954 年 -1955 年对侨居中国

的俄罗斯移民再次进行了集体遣返。

俄罗斯移民从中国的大批迁离，也使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人的

数量锐减。到 1964 年，额尔古纳右旗的俄罗斯移民只剩下 1 户 5
人，② 和建国初期的 1825 户、9799 人③ 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况显

然会对当地的语言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操俄语者人数的减少，

俄语的使用范围和交际功能大大缩小，一度成为当地强势语的俄语

的地位随之发生动摇。

其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中苏关

系的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俄语成为禁语，被迫在家庭和

族内交际中消失，这使得“文革”期间出生的人失去了自然习得母

语的可能。而那时已掌握俄语的青少年，“文革”后由于脱离母语

的时间过久，已经忘记大半，俄语水平自然受到很大影响。从我们

在当地的调查情况看，“文革”期间及之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不

懂俄语。这种明显的“断档”现象，应该说与“文革”的影响有着

最为直接的关系。

2. 通婚的影响

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与汉族通婚比例的逐代增多，是导致额尔

① ［瑞士］索绪尔（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年，第 43页。

②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
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 666-667页。

③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
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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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现状的又一重要因素。

现今 70 岁以上的俄罗斯族老人，一般属于第一代的华俄后

裔，他们的父亲多为中国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族，母亲为俄罗斯

人。家庭组合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家庭用语通常为俄、汉两种语

言，且多以母亲所讲的俄语为主。因此，第一代华俄后裔从小便在

家庭中习得了俄语，有些人还同时习得了汉语。当时额尔古纳地区

俄罗斯移民众多，村里又有俄罗斯人开办的俄语学校，俄语自然成

为了当时的优势语。

第一代华俄后裔的配偶大多也是中俄混血人，也有为数不多的

人选择汉族作配偶。这种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用语的新模式，即：

夫妻双方均为华俄后裔的家庭，家庭内部用语通常为俄、汉两种语

言，并以其中一种为家庭主要用语；华俄后裔与汉族人结合而成的

家庭，家庭用语往往为汉语。这时村屯中人们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一

般也是俄、汉两种语言。

第二代华俄后裔中的年长者，其配偶情况与第一代华俄后裔相

似。但年龄稍轻的人，婚配嫁娶的情况则与其父辈有很大不同。

“文革”期间，由于心灵上所遭受的创伤和心理上对本民族的不认

同，华俄后裔的审美和择偶标准产生了根本变化。为了不让自己的

后代继承欧罗巴人种的“丑陋”外表而遭人讥笑和歧视，许多华俄

后裔开始选择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人为配偶。汉族人绝大多数不

会俄语，因此，汉语便成为这种新型家庭中各成员交流的唯一工

具。

第三代华俄后裔从小在汉语环境中长大，几乎没有接触过俄

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掌握汉语一种语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

到第四代、第五代的华俄后裔。

我们在额尔古纳市室韦镇俄罗斯民族乡下辖的恩和、临江两地

做了“俄罗斯族配偶民族成分”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俄罗斯

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在 70 岁以上年龄组非常少，在 50-69 岁

年龄组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在 30-49 岁年龄组则达到了很高的程

度。很显然，俄罗斯族与其它民族，尤其是与汉族通婚的比例随人

群年龄的年轻化而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无疑会对俄罗斯族及其后代

的母语使用产生重要影响。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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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族配偶民族成分”调查

恩  和（43人） 临  江（39人）

年龄段

配偶民族

年龄段

配偶民族

中俄 

混血
汉族

其他 

民族

中俄 

混血
汉族

其他 

民族

70 岁以上
（8 人）

8 0 0
70 岁以上
（9 人）

8 1 0

50-69 
（19 人）

18 1 0
50-69 

（15 人）
8 7 0

30-49 
（16 人）

8 6 2
30-49 

（15 人）
2 11 2

3. 传播渠道的影响

“文革”以前，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家庭用语多为俄语。“文

革”期间，由于俄语被禁止使用，其家庭用语被迫改为汉语。“文

革”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共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进一步落实，俄语不再是禁语，但除老年人外，能讲俄语者数量很

少。对年轻人而言，无论家中有没有懂俄语的老人，他们接触母语

的渠道只局限于村中老人们的彼此交谈，时间、内容都很有限。这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俄罗斯族人，尤其是俄罗斯族年轻人和儿童对

俄语的习得。

此外，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缺失，也是导致额尔古纳俄罗斯

族母语使用状况的重要因素。

20 世纪 50 年代中，在大批俄罗斯移民迁离后，他们兴办的俄

语学校也随之停办。1994 年，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成立，其建设

内容之一便是在学校开设母语课程。当时，民族乡下辖的牧场中学

和恩和小学都曾开设过俄语课程，但几年后便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停

办，至今没有恢复。俄罗斯族的孩子彻底失去了从学校途径获取母

语知识的可能。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生活的地区与俄罗斯虽仅一河之隔，但却在

彼此接触和信息往来上存在着天然障碍。自俄罗斯移民迁离后，直

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地俄罗斯族基本没有可能与境外俄罗斯人

接触，也不具备收听俄语广播，收看俄语电视的条件。再加上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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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俄语的俄罗斯族老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因此也不可能

阅读俄文报刊书籍，即便能够阅读，获得俄语文字资料的可能性也

微乎其微。所有这些，无疑会限制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的传播和

使用。

4. 语言观念的影响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语言观念的变化，是和他们自身的命运紧密

相连的。“文革”时的遭遇，使俄罗斯族人对自己母语的情感产生

了变化，惧怕说俄语会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厄运。上世纪 90 年

代初，中俄边境贸易升温，俄语的作用日渐显露。在与境外俄罗斯

人的接触中，许多人已然生疏的母语又慢慢恢复起来。但时隔不

久，随着中俄边贸的降温和俄罗斯经济的滑坡，俄语再度成为被冷

落的语言。

俄语使用的反反复复以及自身命运的起起伏伏，使额尔古纳俄

罗斯族认识到，只有熟练掌握汉语，才是保证正常学习、工作和

生活的必备条件。我们在当地调查时，在问卷中设计了“对孩子

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是什么”。133 名被调查人中，有 102 人对

此问题进行了回答。结果显示，认为“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

语言”是汉语的有 66 人，占到 64.71%；是俄语的有 25 人，仅占

24.51%。见下表：

“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调查（102人）

语种 汉语 俄语 英语

人数 66 25 11
百分比 64.71% 24.51% 10.78%

从问卷结果看，大多数俄罗斯族人对汉语的认可程度要远远高

于俄语，这一方面说明，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和当地优势语在人们

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额尔古纳俄罗斯族对掌握本族

语所具有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这种语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俄罗斯族人，尤其是俄罗斯族年轻人学习俄语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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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衰退的启示

1. 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衰退的一种特殊类型

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满族基本转用了汉

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居住状况、人口比

例、通婚情况、母语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情

况各不相同。有的民族汉语和本族语并用，有的以汉语或本族语

为主，还有的除汉语和本族语外，还使用本地区主要少数民族的 
语言。

从整体上看，汉语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掌握的语言之一，而各少

数民族的本族语都存在程度不等的退化现象，有些民族的本族语退

化现象甚至十分严重，达到了濒危的程度，如赫哲语、仙岛语、仡

佬语、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土家语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固然与民族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政治、经

济、文化和交通等因素有关，更与汉语作为全民通用语的地位日益

提高密切相连。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汉语在民族交流和对外

沟通方面的优势日益突出。在和汉语的频繁接触中，少数民族语由

于使用人口少，难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少

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中的年轻人，会更多地使用汉语。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转用汉语通常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双重语言

制过程，即要经历民族语——汉语双语并用的缓慢过渡。随着汉语

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本族语的地位逐渐萎缩，直至最后

停止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民族语言的使用不致中断。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相比，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母语衰退具

有速度快、范围广、缺少过渡等特点，属于中国民族语言衰退的一

种特殊类型。虽然俄汉通婚、人口构成、传播渠道、语言观念等因

素也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却不足以导致当地俄语在短时

间内的急剧衰退。能够对一种语言的使用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唯有

政治因素。

政治对语言的影响有时带有强制的性质，它是处于统治地位的

政治集团运用自身权利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可以影响语言的传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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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表达方式，左右语言的地位和使用者的语言态度，甚至决定语

言的兴亡。古今中外，因政治原因导致的语言兴衰并不鲜见：鲜卑

语的灭绝，西夏语的消失；希伯来语的死而复活，英语和法语数百

年来的彼消此长，无不与政治的影响息息相关。

然而在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因政治原因导致的语言衰退似乎只

发生在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身上。中苏关系的破裂、“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使这些有着特殊血统的人群在审美标准、择偶需求、母语

态度、语言使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对当地俄语教育的外

在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

应该说，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上的变化，是由政治因素

直接导致并诱发，属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功能衰退的典型个案。

2. 是中国跨境语言的一种特殊类型

跨境语言是分布在领土相邻的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中国有

30 种跨境语言，其使用情况和所处境遇多有不同。通常，跨境民

族的人口数量、居住状况、有无文字、受教育程度、母语传播渠道

是否畅通、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力度等，都会对其母语保持有一定 
影响。

中国朝鲜族和蒙古族由于人口较多（朝鲜族有 190 多万人，蒙

古族有 500 多万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因此母语保持较好。

朝鲜族早在 1949 年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民族大学——延边民族大

学（今延边大学），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及广播电视，整体受教育

程度较高。蒙古族除拥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出版

社及蒙古语文研究机构外，内蒙有关高校、研究所还收藏有上万册

蒙古文古籍，且一些蒙古族中小学及大专院校都用蒙古语授课。而

中国赫哲族人口不足五千人，没有本族文字，居住地区学校数量极

少，且只使用汉语汉文教学。目前赫哲族母语退化明显，已达到濒

危程度。京族人口两万余人，没有文字，大多已转用汉语。

作为中国唯一一种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在许多方

面有别于其他的跨境语言。

首先，额尔古纳俄语母语人与境外俄罗斯族既血脉相连，又有

所区别。血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作为边缘群体的特殊处境和尴

尬地位，也使其所用语言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敏感性。

其次，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虽然人口不多，却有自己的语言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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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但母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各年龄段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母语

文盲。

第三，额尔古纳俄罗斯族使用俄语者多为高龄老人，但在境外

却拥有强大的语言后盾。目前世界上有超过 1.7 亿的人使用俄语，

除俄罗斯外，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多以俄语为国语。

第四，与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血统相关的两个国家关系特殊。

中苏两国曾有 7600 多公里的边界线，中俄边境线也长达 4350 多公

里。两国同属可以左右世界局势的大国，且两国之间的关系足以影

响全球政治气候的发展变化。

上述几点决定了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的独特性，也使其呈现

出与其他跨境语言不同的使用状态。

国家版图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都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跨境语言的命运究竟受制于母语人所在国度政治经济

发展的影响更多，还是受背后强大母语阵营的影响更大，抑或是更

易受国界和两国关系的左右？这些都是跨境语言研究中具有普遍性

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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